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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南京打工时，谢师傅常

常想念家乡的妻子。“平时除了工
作，就是在工地上睡觉，基本上没
有其他事可干。白天干活累得都要
虚脱，可一到晚上躺在工棚的床
上，一想到妻子，感觉浑身又生出
使不完的劲。”强烈的生理需求，
迫使谢师傅最终按捺不住铤而走

险，开始去车站和广场附近寻找
“站街女”。“‘站街女’也分好人
和坏人。”谢师傅表示，去年秋天，
他在鼓楼广场附近物色了一名
“小姐”，“完事后，她竟翻脸不认
账了。”当时谈好30元的价格，小
姐转脸向他索要100元。“我把衣

服扒光了给她也不够啊！”可小姐
并不放过这位老实巴交的民工，喊

来了十几个小混混，将谢师傅一顿
毒打后，一走了之。

经检查，谢师傅左手手臂被打
骨折，在工地整整躺了两个月才
好。“我真是作孽啊，家里有那么
好的老婆，还想着这些个事。”夜
深人静的时候，谢师傅躺在床上久

久不能平静，伤口的疼痛，对妻子
的思念和内心的负罪感折磨得他
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等挣够了
钱，我一定要把老婆接到身边，那
种煎熬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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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江宁一工地打工的江西

汉子老吴谈起自己的老婆，话到嘴
边又要往肚里咽，“长年在外，家里
老婆和别的男人跑了都不知道。”

老吴第一次听说老婆有了别
的男人后，立即丢下手中的活赶赴
家乡。在江西老家，面对已经和别
的男人过起日子的妻子，这个铁铮

铮的汉子眼泪都出来了。愤怒，自
责，老吴将那个男人一顿痛打之
后，把老婆领回了家。好言相劝，老
婆总算答应安安分分呆在家里。
“不到半年，又和别人跑了！”

老吴无奈地说，两年时间，老婆跑
了3次，自己回去抓了 3次。“现

在我也累了，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吧，管不了。”从此，老吴心灰意
冷，干活之余，也经常出入一些
“洗头房”找小姐。“是发泄，还是
报复，我也说不清楚。”

老吴告诉记者，他辛辛苦苦在
外面卖力挣钱，老婆还是背叛了

他，他也不必继续委屈自己了。当
记者问他是否恨自己老婆时，老吴
表示不恨了，“是人都会寂寞，谁
叫我不能在她身边陪她呢？”说到
这里，老吴转过脸去，用粗糙的手
轻轻地擦拭着眼角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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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兄弟的 ‘那位’ 来工

地，工地上都会像过节一样热
闹。”雨花台附近工地的“夫妻

房”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南京其
他地区的不少工地都纷纷效仿，
“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就自己开
辟一个单独的房间。”

重庆民工老孙的妻子前两天
来下关的工地看望老公，“老婆来
看我，打算在这住段时间，等年前

的工程完工，拿到工钱，办点年货
我们一起回老家过年。” 说到这
里，老孙脸上洋溢着幸福。

工友们说，老孙妻子来南京，
大家都很高兴，嫂子烧得一手好
菜，心疼老公为其改善伙食的同
时，住在一起的工友们也跟着沾

光。“不过我们最关心的还是晚上
他们干些什么。”
“你们瞎扯什么呢！”憨厚的

老孙不好意思起来。工友们说，作
为民工，夫妻团聚不容易，为此工
地专门开辟了“单间”———其实就
是将一间不用的小伙房腾出来，摆

进一张床，那里就成了老孙和妻子
甜蜜的小家。

夜深人静的时候，工友们可不
闲着，一窝蜂地趴在小伙房门口听
“动静”。“听到里面床吱吱作响，
我们大家都在门口憋着笑，憋到肚
子都疼了。”

“瞧你们那副乐相！”老孙突
然高声训斥工友，打算岔开话题，
但表情还是带着笑意。“其实我早
就知道这帮家伙在门口偷听，拿我
取乐了。”老孙不好意思地说，“也
就那么回事，谁都明白，有什么可
乐的呢？兄弟们也是有老婆有孩子

的人啊！”

QRST#UVWX

8*!

!" � ��8 �+�5

"

今年刚23岁的小王，已经是

民工队伍中的“前辈”了。从2002
年开始，小王就离开家乡，四处漂

荡。“我们没有家，工地就是我们
的家，工地开发到哪，我们就走到
哪。”如今小王还是单身一人，唯
一的消遣就是晚上收工后，到工地
附近的网吧上网。
“在她身上花了 3000多元

了，可是连面都没见上一次。”小
王口中的“她”，是一位在网上认
识的女孩。经过聊天感觉还不错，
小王就和她在网上谈起了恋爱。
“她口口声声说爱我，想来看
我。”经不住甜言蜜语，小王将平

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工钱，分
了好几次寄给那个女孩，让她作

路费，来南京看他。“每次钱寄过
去，就没了消息，一段时间之内，
在网上怎么也见不到她。”可是过
了一段时间，女孩总会再次出现
在小王的 “QQ”里，“她会有各

种各样的理由告诉我，比如家里
出事了，没走成等等。”然后女孩
向小王要钱，表示“这次”一定去
看他。如今，小王的银行卡上已经

汇出了 3000多块钱，可还是没能
见上那个 “神秘” 的女孩一面。

“我再也不相信网络了！”小王悻
悻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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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的李某家在安徽金寨农

村，中专文凭让他在当地已经是小
有名气的“知识分子”了。“年轻
当然要出来闯一闯。”带着这个想
法，三年前，通过别人介绍，李某来
到苏州，在一家工地上干起了“体
力兼技术活”。每月管吃管住，
1000元的工资让这个初见“大世

面”的小伙，着实满足了好一阵
子。在工地工作时，李某认识了同
在苏州打工，当“饭店服务员”的
一名四川农村女孩。
“她对我很好，我很想带着

她一起闯，一起过日子，可是她
能给我的时间却很少。”相处了

一段日子后，李某发现，女孩的
工作时间有些“奇特”，“通常是
下午三四点上班，凌晨三四点才
下班。”通过别人打听，原来，这
个女孩在苏州一家娱乐场所做
“三陪女”。

“她这样欺骗我，我当时只有

一个念头———恨！”李某打了女孩
两耳光走了，辞去了工地的工作，
只身来到南京一家新的工地工作。
“我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个
偶然的机会，李某听说三陪女有可
能得艾滋病，从此，一个新的阴影
时刻笼罩在他心头。去医院检测，

得到的结果是“阴，未见异常”，
“未见异常并不代表不得病的可
能啊！”李某开始着了魔般的茶不
思饭不想，工地工友们看他天天魂
不附体，无心工作，都怀疑他得了
什么病。

检测一次，未见异常，再去检

测……李某在南京已经做了 4次
检查，都没有问题。“好像非得检
查出有问题，我才能安心一样。”
李某想到了死，经常站在工地未竣
工的楼顶徘徊。最后，南京心理危
机干预中心的专家告诉他，他得了
“恐艾症”。“我要是真得了，第一

件事就是去苏州杀了她。”李某对
三年前的事始终无法释怀。
“这种心理的扭曲已经相当

可怕了。”经过心理专家的开导，
李某渐渐走出了阴影，他说，他还
是很爱那个女孩的，“有可能的
话，我还是要回苏州找她，让她不

要再干‘那个’了，我在工地干活
养她，供她弟弟读书。”李某说，如
果老天再给一次机会，让他见到那
个女孩，他第一句话就会问那个女
孩：“我死了，你会难过吗？”

在问卷调查中，有 40.21%的
人表示曾经有过心理问题的困扰，

12.66%的人表示有过自杀的想
法，这也说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
问题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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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进城务工有着多方面

的原因，但以经济原因为主，有
58.75%的 人 家 庭 困 难 ，有
21.25%的人认为城里工作机
会多一些，有的还基于学习环
境、生活环境的考虑。也有的人
是出于发展的考虑，“学习一
门技术方便自己创业”“子女

教育的需要”也成为了相当一
部分人进城就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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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分布上，进城农

民工以个体经营者居首，占
34.6%，饭店、餐馆、商店服
务员次之（33.5%），建筑工
人不少（12.3%）。从行业上

看，主要分布于商业饮食服
务业（69.5%），建筑业次之
（13%）。

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不高，

有 46.25% 的 月 收 入 在
600-800元之间，只有 8.5%

的 人 超 过 1000元 。 还 有
8.75%的农民工收入在600元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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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资方面，56.25%的农

民工都有被拖欠工资的经历，
从 来 没 有 被 拖 欠 过 的 占
28.75%，经常被拖欠的占
13.75%。有 42.50%的表示会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 25%
的人会默默忍受，有将近
30%的人会和老板算账、不给

就给他颜色看，有 2.5%的人
以死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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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目前收入状况感到

满意，但农民工大多感到在城市
生存不易，遇到的难题不少。在
回答“在城市生活中遇到的最
大困难”问题时，依次为工资收
入太低（28%）、找工作困难
（27.5% ）、 工 作 太 辛 苦

（26.25% ）、 住 所 不 稳 定
（15%）、远离亲友（3.75%）等。

60%的人认为当地居民对
进城农民工不够热情；70%的
人认为当地居民与进城农民
工的关系一般，甚至很差；占
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进城农民
工受到过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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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有将近 30%的

人 表 示 过 年 不 回 家 ，有
58.66%的人希望多赚点钱，
23.33%的人因为路费太贵不
回家，还有将近2.66%的人表
示没有钱回家，这也表明，农
民工的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
有着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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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问 卷 调 查 中 ，有
40.21%的人表示曾经有过心

理问题的困扰，12.66%的人
表示有过自杀的想法，这也
说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
题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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